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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时的记忆中，手表于一个
家庭是贵重的财产，父亲的一件衬
衣或一双皮鞋，都可以穿十几二十
年，就更别说一块手表的使用时间
了，那往往是要伴人一辈子的。

那 年 头 ，结 婚 的 时 尚 配 制 称
“老三件”，即手表 、自行车 、缝纫
机。一个家庭嫁女儿，陪嫁品里如
果有上海牌手表、飞鸽牌自行车、
蜜蜂牌缝纫机，可以为女儿挣足面
子，保她风光出嫁。曾看过一张女
士们抢购上海手表的老照片，一位
烫着卷发的女士，在柜台前将一块
手表贴着耳朵听，她脸上的那种甜
蜜 劲 儿 ，像 是 听 到 了 最 动 听 的 情
话。

成长的过程里，我似乎从未碰
触 过 父 母 的 手 表 ，那 种 贵 重 的 物
品，毛手毛脚的小孩是不能碰的，
都是由父母精心管理着。在学校，
常有同学拿着钢笔在手腕上画手
表，用嬉戏的方式表现对重要物品
的期待。这期间，时间又是个魔法
师，走着走着，情况就变化了。据说
在拿破仑时代，铝的产量极少，世
上 的 第 一 只 铝 碗 ，仅 供 拿 破 仑 专
用，铝碗高出金银餐具的价值，显
摆着高贵。而铝碗也罢，手表也罢，
之 所 以 贵 重 ，都 是 因 为 成 本 的 原
因，成本一旦降到让普通百姓都用
得起的时候，就会出现“昔日王谢
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情形。

我快满十六岁时，电子表开始
在沿海城市深圳热销，价格十分亲
民。母亲念叨了好几次，说是要给
我买一块电子表，当做我的成年礼
物，从中也透着一个母亲对孩子的
叮嘱和关怀。不久，机会来了，隔壁
的肖伯伯去外地出差，母亲将此事
郑重托付给他，果然，肖伯伯带回
来一块黑底灰字、现在想来还很时
尚 的 女 式 电 子 表 。将 表 带 在 手 腕
上，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长大一圈
了。有一回在学校洗手时，被班上
一个女生看见，她惊呼了一声，赞
道：“你的表好漂亮啊！”这表在当
时是最酷的款，她的赞语在我意料
之 中 ，我 心 里 不 由 得 生 出 几 分 得
意，却弄出一副见多识广、不以为
然的神情。

BP 机、手机的面世，使大家对
手表的依赖有所减退，但手表没有
像电报一样走进历史，它仍然嘀嘀
嗒嗒地耕耘着，在贵族、中产阶级、
平民中秀出它的弹性。既可以作镶
钻的奢侈品手表，显示一个人高昂
的身价；又可以放低姿态、蹲下身
来，多色多彩，成为孩子王式的卡
通手表，与孩子、学生们呆萌相处，
即使被当成玩具也不怕；它还可以
弄潮，别出心裁地作时装手表，笼
络年轻人求新求异的心。

因而，任时间飞逝，潮涨潮落，
手表总能在年轮的刻画中，讲述着
时间的故事。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作者父亲戴着手表吹口琴的文娱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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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舞厅的流金岁月
肖斌

工会主席换人了，新的主席余友仓，决心发挥工
会作用，丰富干部职工文化生活。余主席上任后，厂工
会除传统的年度职工篮球联赛外，还开辟了不少新的
工会活动，最重磅的，应该是厂舞厅终于搞起来了。

那时候每个厂都搞舞会，舞会是在舞厅举办，没
有舞厅的舞会，是临时性的，临时搞临时搭场子，搞就
搞了，不搞就不搞。有了舞厅那就不同了，意味着舞会
固定了。我们厂有了舞厅，舞会每周办两次，星期二、
星期五，不收钱。

一般厂里的舞会都是放录音带，我们不是，我们
有个专门的乐队，要不怎么能说是重磅呢？

乐队的领头人是工会干事李明君，他负责打鼓。
此外有电子琴、吉他，我是乐队的主持人兼歌手。

乐队选人是从干部职工中选，歌手有男有女，男
歌手只有我一个。厂里的子弟李勇是我朋友，唱歌唱
得好，但他是待业人员，不能进乐队。我跟君哥和余主
席都说过，希望把李勇拉进来做歌手。多个人，主持人
歌曲的选择多一些。比如机加车间的女歌手陈秀，第
一首我安排她唱《逝去的诺言》做慢四，后面我唱快歌

《失恋》，再后面接另外一位女歌手的慢三。歌手就我
们仨，第四首又要我来了。

一个晚上的舞会要两个小时以上，超过两个小时
的时间可以放几曲迪斯科，唱歌时间主持人至少需要
20 首歌，最好再多备几首。三人平均的话，每人要唱七
首，只有我一个男歌手，不能三人平均，我得唱十首左
右，实在太多了。

李勇终于得到余主席的同意进了乐队，但余主席
有言在先，我们乐队的人每晚上给三元辛苦费，李勇
不是厂里的职工，他不能拿这个钱。即便没有钱，李勇
也高兴地进来了。

每次周二周五，厂里的面貌变了。吃完晚饭，女同
事穿上漂亮衣服打扮好，呼朋邀伴，从住的地方向舞
厅集中。除散户外，电炉厂分三个家属区，东村、西村
和后山，舞厅在我住的东村。以前是下了班后去后山
和西村的路上就没什么人，现在变得路上一溜一溜的
人。来跳舞和散舞后都这样，厂里热闹了。

李明君打鼓最潇洒，气氛对头上脑了，他气势如
虹手舞足蹈，四肢不停歇，一鼓一鼓，像一发发炮弹丢
进舞池。李勇唱歌声情并茂，皱着眉、咬着牙，十九岁
的他好像爱情的苦都已经尝过，为伊消得人憔悴。陈
秀多次惋惜，她更愿意坐在电子琴后面去弹琴，而不
是站在前面唱歌。余主席为了吸引更多人才，在工会
办了个乐器学习班，李明君负责，可是陈秀没学会。她
尤其叮嘱我，不要把她排在第一个唱，也不要再唱《逝
去的诺言》。可我没听她的，陈秀只好一边恨恨地瞪
我，一边深情款款：“此刻共对亦无言，流露我心中凄
怨。看着你，我愁怀满脸，泪水有如洒在面前。”

台下是逆时针旋转的跳舞的干部职工，也有厂子
附近爱热闹的村民，个个收拾整齐，舞姿蹁跹。尤其是
女同事的裙子，平时没有机会穿，天天穿工作服，跳舞
时裙角飞扬，好像一池荷叶。舞池基本上是满的，除乐
队地盘外，另外三面靠墙各有一排长椅，椅子上也坐
着人。第一个音符未出来之前，全是嘈杂的人声，特别
是位置处于厂里两头的西村和后山的人，平常他们难
得一见，舞会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见面场所，还没跳，
聊啊聊就已经开心了。

今天要唱的曲谱，我已经全部给了乐手，乐手面
前的架子上摆着一摞纸，都是手抄加复印纸的简谱。
乐手们接通乐器电源调音，李明君问我第一首歌是什
么？我望几次进门处了，陈秀还没看到人影，我只好告
诉君哥，先来《舞女泪》吧。《舞女泪》本来君哥反对，意
义不好，厂舞厅可没有舞女。但这歌太适合舞厅跳舞，
节奏感强，旋律好，歌词也受大家喜欢。对在车间辛苦
工作了一天，回到家又有做不完的事情的工人们来
说，这是最好的放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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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退休了。这是老张第二次退休。
老张第一次退休是十多年前，那一年，老

张五十五岁，从工作了三十多年的一家企业光
荣退休。退休后的老张，自觉还正当盛年，而且
还有一门水电工的手艺，便想再找一家单位继
续上班，既不会闲得慌，又能多赚点钱贴补家
用。想法挺好，不过，还没等老张落实好新单
位，就不得不以新身份火线上岗——他升级
了，做了爷爷。

做了爷爷的老张，与老伴一起住进了儿子
家。产假结束之后，儿子和儿媳就都上班了，老
伴专职照顾孙子，他呢，负责买菜、烧饭，顺带
搞搞卫生。别小看了带小孩，简直比上班还累。
当然，乐趣也是有的：孙子会笑了，老两口开心
得不得了；孙子会讲话了，会喊的第一个人竟
然是模模糊糊的“爷爷”，可把老张给乐坏了。
所有的辛苦，所有的累，所有的抱怨，瞬间烟消
云散。

老张和老伴合计，等孙子上幼儿园了，他俩
就可以回到自己的老窝，开始过清静的生活。那
时候，老张还不到六十岁，还可以出去找点活做
做，挣点外快，也好从此摆脱围裙的生活。

时间过得挺快，一眨眼，孙子四岁了。老张
与儿子商量，孩子也大了，他们老两口也该撤
了。儿子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那怎么行？离
家最近的幼儿园也得两三公里，谁接？谁送？孩

子回到家，谁管？再说了，孩子就粘你和奶奶，
你们走了，孩子答应吗？”儿子这话软硬兼施，
孙子也抱着爷爷的胳膊，嗲声嗲气地说：“我就
要爷爷，我就要奶奶。”老张的心一下子就软
了，腿也迈不动了。得，不看儿面看孙面，孙子
既然这么亲自己，那就再发挥发挥余热吧。

每天一早，老张骑着电瓶车送孙子去幼儿
园，下午三点，再准时去幼儿园接孙子，风雨无
阻。接送孩子的，多是老张这样年纪的人，老张
心里也平衡了，虽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
在接送孩子这本经上，都是一样的。老张看着
别的老汉牵着自家孙子小手的样子，就像看到
了自己。

一转眼，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老张自己
也六十岁出头了。老张已经没有了再出去找活
做的念头，而且奇怪得很，也就几年功夫，身体
就大不如从前了，弯腰吃力了，爬楼没劲了，坐
着看电视，看着看着就打起盹了，老张意识到，
自己是真的老了。老张觉得，该享享清福了。孙
子开学前夕，老张再次向儿子提出，打算和老
伴一起回自己家。

儿子一听就炸了：“我现在是单位的骨干，
正是事业上升期，哪里有时间照顾孩子啊？再
说了，孩子现在大了，学校离家又不远，可以自
己上学放学，不用你接送的。你们平时就帮我
们做做饭，孩子放学回来了，监督他做做作业

就行了。你回去也是闲着，就再帮帮我们吧！”
儿子说得挺在理，老伴也在一旁帮腔：“是啊，
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啊。老头子，你就满足吧。”
无奈，老张只好答应。

六年，飞一样过去了。
孙子上初中了，住校。开学前一天，儿子召

集了一个家庭会议。儿子对孙子说：“感谢爷爷
奶奶这么多年来，给我们全家人的照顾。现在
你也读初中了，我和你妈妈的工作、事业也很
稳定，爷爷奶奶的年纪也大了，该让老人享几
年清福啦……”

老张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从企业退休
时，领导对自己说的话。

老张又退休了。老张想，这一次，自己是真
的退了，真的可以好好地歇息歇息，颐养天年了。

老张和老伴，搬回了自己的老屋。侍弄花
草，还养了一条小狗，偶尔还会和几个老伙伴
相约去乡下钓钓鱼。老张觉得，这才是退休后
该有的生活嘛。周末，老张本来是约好了几个
老同事，去郊区的农庄钓鱼喝茶的，儿子忽然
打来电话，说他和儿媳要去外地参加一个活
动，让他和老伴过去给孙子做饭，儿子还特别
强调，“孩子现在的学习压力很大，又正是长身
体的时候……”

放下电话，老张愣怔了半天。他忽然意识
到，有一种身份，是永远也不可能彻底退休的。

旧事

小小说 第二次退休
孙道荣

一九九六年夏秋之交，炎陵县政府主要领导
到桃源洞勘察风景点，准备规划开发桃源洞的山
水旅游资源，把桃源洞风景区打造成株洲市最佳
旅游度假风景区。当时，我正在县政府办公室做文
秘，便跟着他们一起跋山涉水，去探访每一个风景
点。我们几乎走遍了桃源洞的山山水水，最高处爬
到了横泥山的高山草甸，最难处爬到了东坑瀑布
跟前，最深处走到了焦石里面的江西坳，最远处走
到了牛角垄与江西遂川交界的山峰顶端，这样，对
于桃源洞，我算是有了一些了解。

客家人从福建、广东、江西等地迁居到炎陵的
崇山峻岭当中居住，习惯把比较大的山谷叫“洞”
（有时也写“峒”），也就是把山谷当成山洞一样来
居住。因为那道山谷里野樱桃花漫山遍野，一到春
天满目都是姹紫嫣红。那道山谷里有一条桃花溪，
发源于山谷深处的牛角垄和焦石。焦石是山谷深
处的一座山峰，海拔 1414米，与和江西交界的界山
黄茅岭（海拔 1610.3米）相连，山间的溪流便是桃花
溪的源头之一；而牛角垄的高处是七姑仙（海拔
1412米）和一大片的原始森林，七姑仙的东面山坡
便是江西省的荆竹山。从七姑仙西面山间蜿蜒流
淌的溪水，经过牛角垄，在竹头下和茶园坳之间的
峡谷里会合，便是喧腾的桃花溪了，桃源洞村就坐
落在这条溪流的两岸山坡上。桃源洞的名字就这
样因为大山谷是桃花溪的发源地而出来了。

桃花溪流出村子，在峡谷间飞落 48 米的悬崖
绝壁，形成“珠帘瀑布”之后，在楠木坝下游的甲水
与镜花溪会合，就叫做“万阳河”。镜花溪往南，顺
着山谷一直进去，经过黑龙潭、石板滩、白龙潭、天
河，到达田心里，又分岔孟华溪，分别进入东坑和
西坑，再到大院，万阳河的源头就找到了。这一大
片的原始森林地带，就被圈定为“桃源洞自然保护
区”“桃源洞国家森林公园”。由于经常有人把“桃
源洞风景名胜区”误看成“桃花洞风景名胜区”，于
是县领导将其改名为“神农谷风景名胜区”，这样
既好记忆，又与常德武陵源的“桃花源”区别开来。

2017 年夏天，也是为了编写那本《带你游炎
陵》的旅游书，为了采辑彩页的照片，我曾经独自
一个人背着照相机，闯进了桃源洞风景区的镜花
溪。那天，幸好桃源洞管理局安排了一个小伙子小
邱陪同我走进山谷，要不然我真不敢想象会有什
么样的遭遇。过了石板滩，到达藏药洞，洞口在溪
谷对岸的崖壁之下。我跳下去，穿过一丛灌木，一
脚踩到一片青苔，滑了一跤，一个趔趄扑向溪岸的
一个大岩石，手里端着的照相机眼看就要撞在岩
石上了，我急忙一曲手臂，将照相机护近胸口，身
体便侧撞在岩石上。手肘出血了，疼痛难耐，但是
我顾不得这么多，看见照相机在胸前安然无恙，便
顺手抹了一把手肘上的血迹，在岩石的石凹处寻
着积水洗了洗手上的血迹，继续寻找最佳角度去
拍摄溪岸对面的“藏药洞”。转身看见溪谷上游的

溪流在岩谷当中奔腾跳跃，呼号成一条狂啸的“白
龙”，喜不自禁地将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那条奔腾
咆哮的“白龙”。

从溪岸爬上游道，小邱正坐在游道的石板上
等着我。我一屁股往游道的石板上坐下去，喘着粗
气，突然干呕起来，两眼发黑，脑壳里面嗡地一响，
手脚发麻，整个人仿佛要飞腾起来。“糟糕，不好
了。”我内心一惊，强迫自己稳住，用力闭了闭眼
睛，等回过神了，便伸手叫小邱把矿泉水递过来，
半个身子倚靠着小邱的肩膀，拧开水瓶盖子，喝了
一口水，再闭上眼睛缓过一口气，才算没有倒下
去。休息了一阵，我感觉恢复了体力和精力，便和
小邱一道继续往田心里前进。田心里是桃源洞风
景区深处的一个自然村落，只有五户人家，处在镜
花溪和东坑溪交汇处的东面山坡上，距离桃源洞
的楠木坝有整整十里路程，隶属大院农场的东坑
组，却不归属桃源洞村。

桃源洞村不大，只有竹头下（桃源洞）、茶园
坳、牛角垄、新屋等四个村民小组，而且大多居民
都是醴陵官庄水库的移民。焦石那个山谷里曾经
有居民住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焦石还办
过红军医院，但在井冈山失守后被“屠村”了，后来
便没有人再住这里。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曾建过
焦石林场，现在也只剩下房屋和大门。牛角垄是红
军的被服厂和游击队的驻地，因此也遭到过破坏，
七八户居民却生生不息，一直繁衍到了今天。现
在，牛角垄的居民借势发展，家家户户都开辟了

“农家乐”，一到夏天，前来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
桃源洞的旅游资源除了山水森林负氧离子和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的红色文化之外，还有“古老
仙”。“古老仙”既是一座海拔 1362 米的山峰，又是
一座仙观，山顶上的悬崖峭壁之下，古人建有供奉

“古、李、陈、徐”四位“仙家”的“仙宇”。传说在清
朝的嘉庆年间，有自称是姓古、李、徐、陈的四位先
生曾到桃源洞村，他们看见村里一小儿久病不愈，
便送来一粒药丸，让孩子父亲碾碎后给孩子服用
了。两天后，孩子痊愈如初。不久后，村里野猪成
灾，四个人又出现了，夜半时分与野猪群激战，杀
死一大堆野猪，保得了一村的安宁。村里有人在夜
间做梦，梦见四位先生在村南山崖下休息。醒来
后，便邀约村里的汉子们到村南山崖去寻找他们
致谢，结果真的在后山山崖中找到四尊酷似那四
位先生的菩萨神像。于是，村民们便集资为四位神
仙建庙宇，供奉香火祭祀，求嗣、求福、求安康。

如今镜花溪已经修筑了游道环线，走到石板
滩可以跨过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从对岸的游道
返回情侣湖。去东坑瀑布也可以乘车到大院，再到
田心里，然后再步行五六里游道顺利到达观瀑台。
焦石、牛角垄也都可以开车进去了。桃源洞村和牛
角垄的民宿则成为附近居民暑期避暑养身的好去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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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溪上石板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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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溪峡谷


